
与高铁一路飞驰
口述人：刘伟 广铁集团长沙机务段动车组司机

从 21岁进入铁路系统至今，我已经工作了 33个年头。到目前为止，我

已安全行车 395万公里，这个数字相当于绕赤道 98圈。可以说，我把整个青

春都献给了铁路。

1991 年，我从广州铁路机械学校毕业，分配到长沙机务段工作。那时

候，铁路上跑的还是内燃机车。我接触的第一款机车是“ND2 型”，时速只

有 100公里。一到夏天，这款机车需要时刻关注油温、水温，每 20分钟我就

要跑一趟机械间。机械间没空调没风扇，热得要命。直到现在，我还能想起

当时那种大汗淋漓的感觉。

1996 年，我正式晋升为一名机车司机。算起来，从内燃机车到电力机

车，再到如今的动车组，我开过的机型有 10多种。可以说，我亲身见证了中

国铁路运输的飞速发展。

我在 2014 年正式成为一名动车组司机。但实际上，早在 2004 年，我就

已经踏上了学习驾驶动车组的道路。当时，广铁集团着手培养“单操司机”，

为即将到来的高铁时代储备人才。当时三四十个人竞争 12个培训名额，我

幸运地成了机务段第一批受训的“单操司机”。

2014年，沪昆线开通，我终于开上了梦寐以求的高铁。说实话，第一次

独立驾驶动车组时，我很紧张。开车前，我把已模拟过无数遍的呼唤应答标

准、作业步骤、操作流程在心里过了一遍又一遍。即便如此，手握操纵杆时，

手心还是直冒汗。

现在，我值乘最多的是长沙南站至深圳北站车次，手比眼看口呼，全程3

个半小时都得聚精会神。值乘过程中，只有到站时才能上个厕所、喝一口茶。

马上就要实现“安全行车 400 万公里”的职业目标，想想还是挺有成就

感的。明年就要退休了，我要站好最后一班岗，为自己职业生涯画上一个

圆满的句号。 （本报记者 王鑫 方大丰 整理）

在海拔3400米“追风”
口述人：陈超杰 国投集团雅砻江公司腊巴山风电项目风机运维工程师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德昌县，是雅砻江腊巴山风电项目所在地，我们

9位“追风人”在崇山峻岭中守护着 51台风力发电机的“健康”。

早上 8 点半，我和同事赵培森像往常一样来到主控室检查风机运行情

况。在开展预防性维护工作前，要在生产管理系统中开具当日的工作任务、

操作票和派车单，还要整理今天所需的工具包、配件……这一系列规范化准

备流程，是我们高空作业时的安全保障。

带好装备、反复检查后，我们从升压站驱车出发。腊巴山风电项目海拔

在 2700 米至 3400 米之间，海拔落差大，机组位置分散。经过半个多小时的

颠簸，车辆停靠在 19号风机的安全距离范围内，我们戴好安全帽、背上工具

包，下车作登塔准备。腊巴山风电机组高 110米，塔筒内均配备了免爬器。

打开塔筒门、挂好安全标识、关闭塔筒门……随着风机慢慢停止转动，

运维工作正式开始。打开免爬器、再次检查安全设备穿戴情况、挂好防坠滑

垫块，我们依次乘坐“电梯”登上机舱。

走入轮毂，我们细心观察着风力发电机组的每个细节。每次的工作都

要严格执行操作票，一一进行步骤确认。在我们眼中，一行行数据在确认无

误后被画上对勾，有一种特殊的美感。

在轮毂上爬一段梯子，推开机舱舱门，腊巴山尽收眼底。漫山的格桑花

争相绽放，新绿的树林郁郁葱葱，一台台风机整齐地矗立在山间……自然之

美和工业之美完美融合。这样的景色，是“追风”之路上的“专属馈赠”。

出舱作业危险性极高。作业过程中，我们每前进一步都需要将安全扣

挂在相应位置。我们手指灵活地操作着仪器，细致入微地检查风机的每一

处细节……直到中午 12点，19号机组的运维工作终于告一段落。

上车前，我和赵培森总会站在风力发电机组旁，注视着旋转的叶片，听

着它们发出低沉的嗡鸣声……（本报记者 陈俊宇 本报通讯员 孙胜男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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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视角
感受劳动之美

劳动是人世间最美的风景

我在车间当“空姐”
口述人：艾思文 方大集团北方重工重装分厂总装六车间天车班班长

4 月 23 日一早，我像往常一样，穿上工作服、劳保鞋，戴好安全帽，爬上

天车，检查操作门锁、操纵杆、起升限位等设备情况。

这是生产线上最特殊的岗位。我所在的天车驾驶室悬挂于厂房之巅，

距离地面 17米，大约有 3层楼的高度，车间里的工友都调侃我是“空姐”。

我的工作主要负责操作各类起重设备，将产品的各部分零件精准运输

到指定位置，并进行拼接装配，这份工作我已经干了 15年。

我每天早上 8点准时开工，工作时要时刻盯着地面钳工的指挥手势，严

格遵守“十不吊”的工作流程。这份工作需要极强的责任心，必须注意力高

度集中，任何一个小的疏忽都可能导致安全事故发生。

有人形容天车工是现代工业的“空中飞人”，也有人认为开天车很潇洒，

其中的辛苦只有我们自己知道。由于高空作业环境特殊，为了工作方便，我

们会尽量不喝水，以减少去厕所的次数。特别是炎炎夏日，驾驶室空间狭

小，加上电机的散热，室内温度会大幅升高，考验着我们的毅力和体力。

每次在驾驶室工作两小时后，我会休息一会儿，然后再换另一辆天车进

行操作，一天约有 8小时在天车里度过。工作结束后，我还要对起重设备进

行检查、调整、紧固和清洁，确保起重机处于良好状态，以延长其使用寿命。

初入行时，我曾以为天车工只是重复而枯燥的操作。然而，随着时间的

沉淀，我逐渐发现了这份职业的独特魅力。在十多米的高空，我仿佛是整个

车间的守望者，守护着工友和产品的安全。

每一次吊钩稳稳地降落，都是对精准与责任的淬炼；每一次电机轰鸣的

启动，都是对力量与智慧的赞美。手臂起落之间，数十吨重的产品被轻松抬

起，一台台设备在我的操作下完成组装。当我坐在驾驶位，手握操纵杆，俯

瞰整个车间，心中总是充满成就感。

（本报记者 刘旭 本报通讯员 高尔歆 整理）

骑上我心爱的电瓶车
口述人：安江芬 北京美团外卖骑手

2020年，我来到北京东坝片区成为一名外卖骑手，和丈夫一起送外卖，

今年已是第 5个年头。

起初跑单时，我连导航软件都不会用，还急得大哭过。那时，站点只有

我一个女骑手，在这个男性居多的行业，我不禁怀疑：“女孩能送好外卖吗？”

随着送的单数越来越多，我掌握了更多送餐技巧，跑单成绩也越来越好。

别看我瘦瘦小小，现在一个人扛一提矿泉水爬上 6楼，都不带喘粗气的。我对

提升工作效率也很有心得，每次接到新订单，立刻就能规划好线路和时间。

几年来，靠着这份工作，我们不仅还清了外债，还买了新房和新车，小家

庭的日子越过越好。回顾在路上奔波的时光，我最想感谢的就是陪我在风

雨里穿梭的电动车。今年 3 月 17 号，我告别了陪我跑了 13 万公里的电动

车，换了一辆新“战车”，为此我还专门拍摄了一条短视频，和粉丝朋友一起

见证新车的撕膜过程，分享我的喜悦。

我的车上有一个百宝箱，里面装着口罩、雨衣、保湿水、移动电源以及很

多小零食，车座下还放了扳手、钳子和铁丝等工具。这些工具不仅方便我应

急使用，还经常能帮助路上的骑手朋友。

现在，我已经是一名“骑士长”，带出了 100多个徒弟。还有不少女骑手

专门从外地来到北京东坝，点名要跟着我送外卖，说我拍摄的短视频给了她

们入行的信心。我专门建了一个微信群，大家在送餐过程中或是生活上遇到

困难，在群里说一声，我都会尽己所能去帮助他们。

在我的电动车上，我体会过人生的酸甜苦辣，也见证了别样风景。去

年，我被公司评为“年度导师”，还成了“优秀朝阳群众代表”。今年“三八”国

际劳动妇女节期间，我代表广大女骑手走进人民大会堂，参加了中外妇女招

待会。我相信，通过自己的勤劳和努力，一定会在飞驰的电动车上收获精彩

人生。 （本报记者 曹玥 整理）

深夜地铁“出诊”记
口述人：刘忠飞 中铁电气化局太原中铁轨道公司电客车检修工

深夜，飞驰了一天的地铁列车“下班”了，这也意味着，我的“出诊”时间

到了。检修地铁列车需要查看的细节成百上千，每扇窗户、每道螺栓、每条

管线……都要做到手指、眼看、口呼。

“T7 车上电了！”开始带电作业前，我大声喊道。这是为了提醒工友离

场，此时车下是不允许有人作业的。随着设备嗡嗡作响，列车仿佛从沉睡中

苏醒过来，进入自检程序。

我检修的太原市地铁 2 号线，建设标准达到了轨道交通线路自动化程

度的最高等级，实现了全自动驾驶。不过，自动化程度高，不代表检修就更

轻松。我们两人一组相互配合，一个人启动列车设备，另一个人逐一目视核

对相应设备是否正常运行。从车门缝隙，到空调出风口，都要一一查看。

我钻入车底的沟槽，打开手电筒，一路仰面仔细查看车底设备，不时用

手摸摸螺栓紧固件有没有松脱、听听空气管路是否漏气、检查减震器是否漏

油。接着，我们沿着列车两侧，从车头部位的车钩是否松动，到车轮是否擦

伤，再到闸瓦是否磨损，一一仔细探查，确保列车跑得稳、刹得住。

我们还要登上车顶，重点检查列车受电弓，对各风管接口进行密封性测

试。受电弓有 4条形似“滑雪板”的碳滑板，容易磨损，需要逐条测量 7个点

的厚度，及时确认磨损程度。有时，我们还需要用 3 种不同规格的砂纸，手

工打磨碳滑板，几百甚至上千次的用力摆臂过后，感觉胳膊都不是自己的

了。整晚的检修流程走下来，夜行 2万步是我们的作业常态。

在太原地铁 2 号线，像我这样的车辆检修工有 80 余人，平均年龄 25
岁。地铁开通 3年来，一直保持着安全运行，列车正点率 99.99%，11项指标

均优于国家标准……这些成绩的取得都离不开我们的努力。更让我们自

豪的是，这支年轻的队伍，人人都练就了一手给列车“望闻问切”的“体检”

绝活。 （本报记者 刘建林 李彦斌 整理）

高空“走线”
口述人：吴维国 安徽送变电工程有限公司运检分公司带电作业班班

长、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今天是 4月 19日，天气预报午后有中雨，因此我和徒弟王庆闵要在大雨

来临前，“抢”出半天时间“走线”。

在新建超高压线路正式运行之前，“走线”是一道必备程序，主要是对刚

架好的超高压线路进行逐条检查，找出可能影响线路运行安全的隐患。

今天我们要走的线路是安徽利辛电厂二期送出工程新建500千伏线路，计

划4月全部完工，5月投产。因此，我和同事们近段时间都在抓紧时间“走线”。

我曾经在 111米的高空开展±1100千伏带电作业，也因此有幸成为世界

上第一个进入±1100千伏电场的人。这次“走线”不同于之前的特高压带电

作业，杆塔高度只有 70多米，这个高度对我来说，轻松“拿捏”。

行走在高压线上，放眼望去，一大片翠绿的麦地尽收眼底。不过，我暂

时还顾不上欣赏眼前的美景。我身体微曲，“半蹲”在高空的电线上，身体随

着电线的摆动摇摆，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出现翻覆的危险。

“走线”的关键不仅是“走”，更是“检”。我们通常两人一组，一前一后，

一个人侧重检查间距，另一个人侧重检查导线，相互补充和补位，确保线路

上任何一个小缺陷都能及时被发现并消除。

这次“走线”，我们发现有个别脚钉松动、螺栓不紧，有些地方留有小绳

头等异物，我们都及时进行了处理。这些小问题如果处理不及时，在后期长

期运行过程中，很有可能会造成严重后果。

通常，我们只要上了杆塔，都会连续工作四五个小时，因此我们会自带

干粮和水，其间的午饭就在高压线上解决。这期间，由于无法上厕所，除非

口渴到极点，否则我们都不会喝水。

有人说我们是“高空的舞者”，也有人说我们是在“生命禁区”穿梭。其

实我更想说，我们，是光明的使者。 （本报记者 陈华 整理）

图①：国投集团雅砻江公司腊巴山风
电项目，陈超杰正在进行风机运维作业，他
的脚下树林郁郁葱葱，一台台风机整齐地
矗立。

图②：刘伟在高铁驾驶室里看到的
风景。

图③：艾思文在天车驾驶室里俯瞰到
的车间。

图④：刘忠飞在进行地铁列车自检。
图⑤：安 徽 省 池 州 市 东 至 县 胜 利

镇，吴维国在 230 米高空检查±800 千
伏特高压复奉线长江大跨越工程的导
线绝缘子。 郑贤列 摄

图⑥：吴维国在高压线上“走线”。
图⑦：深夜，刘忠飞在检查地铁车

厢空调出风口。 本报记者 李彦斌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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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崎凡

劳动会带给我们什么？如果说劳动

创造人类并推动人类进步这样的话语太

过宏大，那么只要我们具体参与劳动，便

能感知到一个朴素的常识——人世间的

一切，皆由劳动创造。

“半蹲”在高空的电线上，固定了松动

的脚钉、螺栓后，吴维国眼里的电线是那

么安全、那么美；一个人扛一提矿泉水爬

上 6 楼，都不带喘粗气的，安江芬得意自

己虽个子小但也有力量之美；每一次吊钩

稳稳地降落，在狭小的空中驾驶室，艾思

文都会为自己操作如此之精准而微笑；检

修完毕从车底的沟槽爬出来，刘忠飞习惯

去听听列车驶过的声音，安全没杂音对他

来说是世间最悦耳的音乐……

是的，劳动是美的源泉，由劳动产生

的美是多姿多彩、无穷无尽的，而在劳动

中的你我，第一视角看到的劳动之美最真

实，最璀璨，让我们不顾汗流浃背、油污满

身，嘴角不由自主上扬。

说劳动是美的，并非要美化劳动背后

的艰辛。不管是哪个行业、哪个岗位上的

劳动者，都有着别人看不到的艰辛和付

出。如果我们足够坦诚，便不能对这些艰

辛和付出视而不见。但是，如果我们有足

够的智慧和勇气，也会承认，这些不可避

免的艰辛和付出让劳动的美丽更加醇厚。

嗯，身处劳动的人，自然懂得，劳动之

美是那种纵然辛苦但不以为苦，是那种纵

然劳累但由心底流淌出来的满足。正如

先贤所云：“一切乐境都可由劳动得来，一

切苦境都可由劳动解脱。”

参与劳动，便拥有了欣赏劳动之美的

第一视角，成为诠释劳动之美的哲学家。

因为，劳动之美不仅存在于我们个体的发

现和集体的成果之中，劳动者在劳动时体

现出的才能、智慧、品格、意志、情感、力量

才是劳动之美无与伦比的所在。

只有劳动，才会创造人生的幸福；人

世间所有的奇迹，皆由劳动创造。劳动

者也是创造者，更美。劳动是最美丽的

风景。

更多精彩内容
请扫描二维码

责任编辑：王维砚

E-mail:ghxwghzk@126.com


